
! ! ! !在大墙内工作了 !" 多年，
走入社区的“新战场”，顾正忠承
认，开始时候自己有些迷惑。在
强戒所里，所有工作都是一个团
队在“作战”，工作方式也都有严
格的制度规定，按部就班，要掌
握戒毒对象的情况也很容易。但
来到社区的“新战场”，老顾开始
时候有点“找不到北”，用了近两
个月的时间熟悉适应新环境。

作为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
重要内容，正在本市试点的首批
司法戒毒民警共有 #$名，已经
在社区里发挥着公安社区民警
和社工的桥梁作用。公安社区民
警通常采用强制手段对吸毒人
员进行管理，社工主要通过心理
等手段帮助戒毒人员回归正常
生活。司法戒毒民警的职责则介
于两者之间，隶属于司法系统，
挂在各街镇司法所下，虽然没有
强制执法权，但对于吸毒人员可
以开具强制隔离戒毒建议书，也
可以帮助吸毒人员疏导心理、戒
断毒瘾。

但由于现在司法戒毒民警
的编制属于原单位，具体工作
却挂靠在司法所里，顾正忠表
示，有时在管理上存在“多头管
理”的现象，甚至偶尔还会“撞
车”。同时，由于这是一项试点
工作，目前主要依据市委政法
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出台的
《关于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的暂
行规定》，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
定，这也让实际工作中缺乏一
定的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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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离开王离家，老顾又联系了另一名戒毒对
象许放（化名）。这名中年男子，去年 %!月从强
戒所回到社区，除了人很瘦，精神状态很好，言
谈举止大方，让人难以将他和吸毒者联系上。今
年 &&岁的他已经有了近 !"年 的吸毒史，自己
都说，“不知道几进几出了”。

许放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女友和一份还不
错的收入。早在上世纪 $"年代做生意成功，成
了“先富起来的人”。那时候许放收入高，上海
滩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都要去试试，吸食海
洛因在他看来也是件“时髦”的事，抱着好奇的
心态尝了第一口，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，直到

倾家荡产。因为吸毒，许放几进几出强戒所，毒
瘾最重的时候，有时候出来没几天，就又发作
“再进宫”。

老顾说，其实许放的家人开始时候并不配
合民警、社工工作。尤其是许放的父亲对儿子
非常溺爱，甚至有时候上门给许放做工作，许
放的父亲还为他当“挡箭牌”，说他不在家。直
到看到儿子已经完全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，父
亲才主动提出，把儿子送去强制戒毒。不久前，
父亲去世了，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吸毒的
儿子。“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。”许放说，“要
不对不起刚去世的父亲，还有对我那么好的母

亲、妹妹。”
尽管许放倾家荡产，但妹妹将购买的房子

给许放住。许放现在无业在家，生活开销都是妹
妹承担的。因为害怕周围的人用有色眼镜看他，
许放很少出门，出来吃饭时候才到家附近的老
街上走走。
“要彻底戒断毒瘾很难，从我们接触的各种

对象中，很多人一旦吸毒就从此被‘戴帽’，许多
人妻离子散，周围的人也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。
本来就意志力薄弱的一些人干脆破罐子破摔，
走上老路。”老顾说，因此，家庭和社会的帮助对
他们至关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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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宋宁华

本周四是“6·26”国际禁
毒日。

劳教制度废止后，从今年
2月起，本市首批 69名司法
戒毒民警被派驻到浦东新区、
长宁区、普陀区、奉贤区 4个
试点区的街道（乡镇）司法所。
浦东新区康桥镇司法所的民
警顾正忠，就是其中一员。

和过去的社区民警、社工
不同，司法戒毒民警可以开具
强制隔离戒毒建议书，又承担
了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对象的
心理疏导工作，可谓“一肩挑两
担”。老干警在新环境里会遇上
怎样的挑战？记者跟随顾正忠，
体验了一名新型基层“禁毒卫
士”的新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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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在康桥镇司法所，记者看到身穿便装的顾
正忠，朴实随和。半年多前，!月 %$日，&#岁的
他刚刚换了新身份，由上海市司法局委派到浦
东新区司法局康桥司法所开展社区戒毒社区康
复试点工作。%$'$年上海市劳改劳教警察学校
（后为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）毕业后，顾正忠到
上海市第三劳教所（现为上海市第三强制隔离
戒毒所）工作 !"多年，劳教制度废止后，他成了
首批“下沉”到基层的司法戒毒民警。在这里，大
家更多时候不是叫他“顾警官”，而是“老顾”。除
了在接对象出所、开具强制隔离戒毒建议书等
场合身着警服外，很多时候，他都身着便装，“这
样可以让对象放下戒备心理，和他们交朋友、方

便做工作。”
老顾的办公室与社工办公室紧挨着，很多

时候，他们的工作也是互相配合的。已经在这里
工作了 %"年的禁毒女社工周非亚短发精干，对
这里涉毒人员的情况很了解，老顾则发挥在强
戒所的管理优势，很快融入了这个新集体。

尽管只有 %名戒毒民警，加上 !名禁毒社
工，却要负责康桥地区 %'"余名社会涉毒人员，
其中包括重点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的对象 (!

名。但才来这里不到半年，老顾已经把每个重点
对象都摸了个“门清”。

老顾家住松江，每天需要跨越黄浦江行车
几十公里到浦东上班，早上 #时多就要起身，虽

然规定的上班时间是 '时 ("分，但他 '时左右
就到岗了。

上午来到单位，老顾先打开电脑，进入浦
东司法局等网站，了解最新的相关信息和工作
要求。同时，在网站上，每个对象的基本情况也
一目了然，老顾的工作表上记录好每个重点对
象定期尿检等的时间，还要和对象们保持“热
线”联系，了解他们的最新动向，结交了什么朋
友、家庭有没有矛盾，有没有复吸的苗头等等。
“和过去在强戒所里以管为主不同，到了社区
里，对象散落在各个地方，靠‘盯’是‘盯’不住
了，关键还是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帮助服务，
和他们交朋友，让他们彻底和‘白魔’绝交。”

! ! ! !在事先电话联系后，老顾开自己的私车———
一辆开了 )年的普通家用轿车，来到一名戒毒对
象王离（化名）家。王离，(#岁，今年 &月从强戒
所回到社区。“为了照顾对象的感受，家访我们都
不开警车，免得对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。”老顾介
绍，("多岁的王离是今年刚从强戒所出来的，虽
然是单亲家庭，但母亲原来开个小公司，他也曾
在一家房产中介做销售，家境还不错。

他一度结识了个白领女友，但两人一起赌
球赌得倾家荡产，女友也离开了他。他又结识了
一批社会上混的朋友，开始“溜冰”。最初“小来
来”，后来嗜毒成瘾，甚至一度产生幻觉，有一次
还冲到派出所说“有人要杀我！”还有几次，吸毒
后神智不清，甚至打算自杀，幸亏被母亲及时拦
下。但毒瘾过去后，他居然对这些印象全无。原
本溺爱儿子的母亲无奈之下，选择举报儿子，亲

自把他送进强戒所。
走入王离家，记者发现，和多数瘦骨嶙峋吸

过毒的人不同，他人微胖，但面色仍显得有些苍
白。他和母亲热情地将我们迎进门，即使听到记
者的身份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戒备心理，因为
他们早和社工、戒毒民警成了朋友，对他们充分
信任。“第一次打交道很关键，一定要让对象觉
得有信任感，把你当朋友。一旦产生戒备心理，
以后再做工作就难了。”为了王离的事，老顾不
时打电话、上门和王离及他的母亲交流，平均每
周至少 %次，随时掌握王离的最新情况。

听说王离每个月花钱如流水，月开销要七
八千元，老顾看到王离递来的一支中华牌香烟，
就顺势做工作，“现在没工作还抽中华好像不太
好吧，二三十一包的香烟也蛮好了。靠老母亲坐
吃山空总归不是办法，要是有一天她不在了怎

么办？总要趁着年轻学点本事的。”看到王离有
些动心，老顾又趁热打铁，“你回来也好几个月，
也调整好了，该找个工作了，生活可以充实点。
如果有困难，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”
经过多次了解，老顾发现王离走上歧途，母

亲的教育方式也多少存在问题。虽然物质条件不
错，但王离从小就送全托，母亲疏于教育。由于成
绩不好，王离没考上高中，只读了中专，学校里校
风不好，又在社会上结交了一批“混”的朋友，走
上了歧途。老顾为此也同时做王离母亲的工作，
让她“摒牢”、控制王离的开销，平时多关注王离
的交友情况，每个月给他不超过 ("""元。

经过家庭、民警双方配合做工作，王离的开
销控制了，也减少了和社会上不良朋友的交往。
他从出强戒所至今，没有复吸，一直愁眉不展的
母亲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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